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蜃樓外史
第四回  結奸黨暗商密計　訴前情大發狂言

　　名利中間底事忙？端為得志便猖狂！果然一副慇懃態，已與奸邪合肺腸。　　稱妙計，實高強，何須再作別商量？千言萬語從

頭說，畢竟將軍智略長！

　　且說柏自成將欲開言，又恐漏泄機關，故先望左右一看。文華已知道他的意思，連忙叫左右迴避，親帳中就剩兩個人，他方啟

稟道：「目今島寇猖獗，與他交戰，誠如帥爺之言，看來總不能夠取勝。小將細想那島兵之來，全是汪直、陳東、徐海等挑逗他

們，替他們作為嚮導，故能夠長驅而來，直到內地。為今之計，除非先將汪直等買通，然後再重重的送些銀兩與那夷目妙美，叫汪

直等勸他退出海口，以救目前。然後帥爺寫一封懇切書子與嚴太師，求他在聖上跟前保奏，務必趕緊將帥爺召回，就是島兵再來，

也不與帥爺相干了。這個計較，帥爺請想如何？」

　　文華大喜道：「本帥也是這等想法，將軍之言，正合本帥之意。足見英雄所見略同。但是又有一說，汪直等雖是中國子民，既

在他那裡為謀主，諒來官職是不小的了。他怎肯希罕你些些金銀？再者，也無人認得他，怎能夠與他會面，懇他設法將島兵勸回

呢？這卻是第一件最難的事。將軍可再有什麼妙計，務必想一個著實靠得住的又要認得他的人，方可叫他前去乾這件機密大事。況

這事非同兒戲，倘然泄漏機關，本帥與將軍豈不反遭其害麼？」

　　柏自成聽到這裡，知道合了他的心意，便也不管什麼忌諱，一總將話兒和盤托出道：「這卻不妨，實不瞞帥爺說，小將前時未

曾入營當差的時候，也曾在江湖上做些沒本錢的營生。那時汪直等手下也聚集了四五百人，占了一座山頭，專門打家劫舍，風高放

火，月黑殺人。捕盜官軍也不敢奈何他。彼時小將曾在他手下做個頭目，蒙他極其青眼，後來因案件犯得多了，聽得說有大隊官軍

要去剿捕他，汪直等因此立腳不住，逃出海口。小將因父母妻子都在中原，不願隨他前往，蒙他贈我千金，回家之後細思，終非長

策，故此投入軍營效力。多蒙上台看重，能夠到今日地位。後來聽得說汪直等三人投入東海島中，島酋十分重用，將他作為謀主，

同他來中原騷擾，著實得利。帥爺未來之前，他打聽得小將在此，曾暗暗地叫個細作扮作客商模樣，悄地裡送一封親筆書來，要叫

小將前去入伙。小將因想以前為盜的時候，尚不肯隨他前去，此刻已做了官，國家也不算虧待我了，怎麼還肯再去？又不好過於激

惱他，幸而小將素知他的性情是極肯體恤人的，因此將一切細情寫了一封回書，善言回絕了他。後來也沒再有信來，想來他把這個

念頭已丟過一邊了。如今想來，既有這條門路，莫若帥爺修起一封書來，待小將改扮了親自星夜前往，迎上前去求他設法，勸島尊

早早退兵。但須信上寫出送他多少，然後小將再用一番說辭，定然有個好音回來，決不致不成功的，請帥爺放心便了。」

　　文華聽說，不覺拍掌大笑道：「我說將軍非比等閒，原來果不出本帥所料。但計較雖好，只是要送他銀子少了，恐不濟事，兩

處必須統共送他百餘萬銀兩。且還有一件難處的事，就是銀子我這裡雖有些，卻不過數十萬兩光景，那裡夠送與他們？將軍須再與

我籌劃一條妙計方好。」柏自成道：「這個卻一些不難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文華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照此而行便了。

」

　　看官可知道柏自成如此這般的話，到底是個什麼計策呢？這卻非是做書的不肯道破，只因做書如演戲法一般，若竟一言說明

了，不獨看書者索然無味，即做書的也沒有什麼瞎嚼了。看官請想這個道理，差也不差？

　　如今且把閒話丟開，再說兩個人所講的一番說話，都是小人意見，自然志同道合。因此二人更覺氣味相投，愈加親密，當下兩

人計議定了，約定明日內一准行事，不必再有多言，恐怕人聽見了，反多未便。文華因實在得意，他又悄悄道：「今日留將軍在此

飲酒，先與將軍賀功如何？」柏自成剛要謙遜辭謝，早聽見文華高聲喚那幾個家人們進來道：「快些擺上酒來，我與柏將軍對酌。

」家人們答應了一聲，不多一時早已將酒肴送進，擺滿一台。柏自成也了敢再辭，只得謝了，取過椅子在下面坐了，同文華對飲。

好得兩個人都是洪量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談講講，說說笑笑，覺得分外高興。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　　兩個人直飲到月上花梢，柏自成方才辭別了文華，回轉自己營中。一則因把酒多吃了，二則今日見元帥又這般的格外相待，實

在歡喜不盡。因此回營之後即便呼呼的睡去。及至醒來，已至紅日東升。連忙起來梳洗畢，吃些茶點，即望大營而來。只見眾將官

早已明盔亮甲，齊集在轅門等候元帥升帳，好進去參見。柏自成連忙迎上前去相見，那一班勢利的將官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元帥信任

的人，而且又打聽得昨日元帥傳他到親帳中商議機密軍務，後來又經元帥叫他飲酒，曉得元帥著實的信任於他，因此大家都上前與

他相見，覺得比往日間格外地慇懃。柏自成這個人何等乖滑，早已明白他們的意思，也不猜破他們，卻是滿面堆笑的與他們大眾接

談，這也是勢利人的常情，刁滑人的乖巧，天下事大都如此，若被明眼人見了，也不值一笑。可歎這班人還不識時務，這個來問他

昨日元帥請你商議的什麼事情，那個又來問他昨夜元帥請你飲酒吃的什麼肴饌。柏自成總不過含糊答應，隨口回答幾句，總沒有露

出一些馬腳來。這叫做棋高一著，縛手縛腳，任你乖巧，不過總不能及得他來。

　　且說趙文華昨晚因其心中爽快，酒已吃得多了。柏自成去後即便上牀安睡，覺得比往日好睡。不覺的沉沉睡去，直到日高三丈

時，方才慢慢地起身。家人們早已進去伺候，將天天用慣的參湯珠粉湯預備好了，只有一個家人將一隻金面盆送上一盆臉水來，等

他洗過了臉，即將香茗送過，文華就在他手內吃了。家人們早又送上參湯珠粉湯來，文華略呷幾口，就不吃了。一會兒又擺上一桌

的精緻細巧點心來，文華也隨意吃了些，意欲升帳，又想昨夜商議的事，豈能在大帳上可以說的？因此想了一想，即著家人傳話出

去道：「眾位將軍不必在轅門伺候，且各歸自己營寨，單令柏將軍進見，帥爺有話吩咐。」

　　眾人聽了，知道用不著他們，遂各一哄而散。這裡柏自成遂即跟入帳中，家人們早已退去，只見文華滿面笑容，在那裡等著，

遂即上前，參見已畢，文華道：「將軍所設的妙計，即當照此而行。但是將軍日間前去，恐多不便。不若晚間悄悄起身，免得有人

盤問。即使有人曉得了，只說本帥差你探聽軍情，便不妨事了。你也不必再來辭我，一切事情，總望將軍見機而行，待晚上本帥差

人將令箭書信送來，將軍便可起身。稍停一日，本帥亦即帶兵往揚州去了。將軍到彼若能成事，將軍可即趕緊至揚州來見，以免本

帥懸望。倘能成功，決不相負，自當格外保奏。」

　　柏自成聽了喜之不盡，遂道：「小將蒙帥爺天地之恩，雖使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何況這事定無不成之理，請帥爺放心就是

了。」文華道：「我也知道將軍此去，必能成就，但銀兩一事能夠少送些最妙。否則深恐不敷，倒難回覆他了。」柏自成道：「這

個小將自能理會，不勞帥爺多囑。就此拜別，在營恭候，一俟帥爺令下，即便起身。」文華道：「且慢！」遂喚家人們進來，將酒

斟上三杯，「待本帥與將軍餞行！」說畢，家人已將三杯酒送過，柏自成也不推辭，即一飲而盡，遂又跪下辭行。文華忙拉他起來

道：「一切心照，本帥也不多囑。將軍且回營養息一回，以便晚間前行。」

　　柏自成答應了，遂即辭了文華，出營而去。這裡文華欲叫手下當文案的寫一書信，又恐別人曉得不便，就此想了一回，遂自己

親筆寫起一封書來，內中所說的無非是卑污苟賤、懦弱無能的話頭，也不顧自己體統，只要苟圖目前，這便是小人之尤，無怪數百

年後仍舊為人唾罵！這且慢提。

　　且說文華將一切整備已畢，又命取路費銀五百兩，令箭一支，一並包好專等至上火時候，即著一個最心腹的家人悄悄送往柏自

成營中而去。不一會那家人回來，說一切物件均已交割清楚，柏將軍已改扮了走江湖的模樣，與小的一同出營，命小的回覆一聲，

說他已去，決不擔誤的。文華聽了暗喜，亦不再言，一宿晚景休提。

　　次日文華升帳，對眾將道：「本帥因見柏將軍精明機警，故於昨日特著其前去探聽軍情，諒不能即日就回。我看葉士起將軍到

也能乾，不若就將柏將軍部下歸他代領，你們意下如何？」眾將道：「此是帥爺提拔，小將等怎敢有違，請帥爺發令便了。」文華

見眾人並無異辭，隨取令箭一支交與葉士起，命他代領其軍。原來這個葉士起，倒也是個總兵，惜乎也是懦弱無能之輩。他所最會



的事，不過是些趨炎附勢、協肩諂笑的勾當。所以文華把他看得入眼。當下葉總兵接過令箭，謝了元帥恩典，便揚揚得意地站在一

邊，停會子出去了，自有一班不識羞的人，道他是元看重的，少不得要與他賀喜。此是後話，也不必提他。

　　再說文華又向眾將道：「本帥細想，前者雖有探子報稱，說島兵要到此間，看來還未必真實。況他們詭計極多，或者是聲東擊

西之故，亦未可知。本帥想維揚（揚州）為天下第一名勝之區，又是最富庶的地方，只怕島寇未必不想吃這塊肥肉。雖有韋將軍等

在京口把守，緩急可以聲援，但是終有些放心不下。不若把大兵一總到那裡屯紮，一則那裡有城有郭，錢糧極廣，是極可固守的地

方；二則與島寇相離不遠，朝廷知道了，也好算本帥與將軍們並非畏縮不前的。你們試想如何？」

　　眾將本因在王家營住了多日，並無一毫趣味，每要想個有油水的所在去快活些時，無如不好出口，今聽見元帥說要移營到揚州

城裡去，且暗暗地合了心意，卻都齊聲應道：「帥爺所諭果是不差，足見帥爺確真是通盤的打算，小將們卑鄙之見，哪裡及得萬

一？自當遵令前往，但不知何日起行？敢請帥爺鈞諭，好使小將們早準備，免得臨時侷促。」

　　看書的看到這裡不免要斑駁做書的人了，為什麼呢？你想前番文華要叫眾將去半路截阻島寇，個個面面相覷，都不願往。今兒

聽見說要到維揚去，便大家得意非凡，難道兩樣的麼？這卻看官有所不知，若不是兩樣，他們哪裡有這般的高興？你想那維揚的好

處，莫說天下人都知道，就是三歲孩童也曉得些。況且今天大家看文華的面色小比從前，像是個已有成見的模樣，樂得到那裡混他

些時，不獨可以充足腰囊，也可以借此暢游名勝，沒有吃過的也有得吃了，沒有見過的也有得見了，自然大家有興。這叫做有利的

所在，趨之猶慮其後；無利的所在，去之猶恐其晚，便是識時務的人了。

　　閒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且說文華當下見眾將應允了，便道：「既然要去自然速些的為妙，況揀日不如撞日的好，就是明日，辰

刻起行便了。」眾將聽了，也巴不得就去，因此便大家答應了一聲「遵令！」再候了一會，見沒有什麼話了，即辭了元帥，俱到自

己的營中收拾去了。文華也即退入親帳，叮囑家人們將銀兩物件等帶去，自然忙個不了。那眾將們的物件究竟沒有他多，稍稍料理

了一會，就都舒齊了，現得了將令，著軍士們早些預備明日起行的事情。只因這些事，做書的實在怕煩，也不去管他。

　　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到了次日黎明時，大家已都舒齊，專候元帥升帳發令，便可立即起行。不一時文華升帳坐下，眾將上前

請命。文華也不多說，不過說了幾句沿途約束三軍的通套話兒，便吩咐就此一齊拔寨起程。眾將應了一聲，大家出去高聲道：「帥

爺有令，大小三軍就此起行，向維揚進發，不得遲誤，自取罪戾。」三軍們暴雷也似地應了一聲「遵令！」早有夫子一齊將營帳捲

起，跟在後面，一霎時但聽得號炮聲、掌號聲、戰鼓聲、馬嘶聲、腳步聲……聲聲相應，果然軍容可掬。一隊隊戈矛如雷，劍戟如
林，到也殺氣非凡。末後方是文華，居然也穿了一副極精緻的軟甲，騎著極駿的一匹小白龍駒，這幾樣東西也是一路來得著的，此

刻卻甚是威風。因他到揚州的心急，故一路上曉行夜宿，並不過於耽擱，到得運河渡口，便將水師船只把大軍一總渡過了，就命將

戰船一概開往揚子江中，離揚州相近的所在屯紮，靜候本帥令下。各戰船遵令去了，慢表。

　　且說這一路上也有幾處郡縣，總算這些官員的造化，也沒有大大地調動他們，不過每一處取他二三千金見見意兒，就罷了，比

前時那般的緩緩而行，真是不同。非止一日，大軍已離維揚不遠，早有那鄉官到文華馬前跪下稟報道：「離揚城只有二十里光景

了，請帥爺令下。」文華知道將到，遂命嚮導官起去，只顧望前而進便了。行不多路，又有哨探的軍士來報道：「今有揚州鹽政鄢

大人，帶領合城官員在城外十里亭迎接，專候帥爺駕臨，特請令下。」文華一聽喜之不勝，連忙傳令，趕緊上前。不一時已見無數

官員，遠遠的在那裡等候，都是紅袍紗帽。文華慌忙跳下馬來，搶步上前。

　　不知相見時怎樣歡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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